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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本教台語　用台語文學創作

人物

【記者趙浩均專訪】沙卡布拉揚上週特地由日本返台，出席了他所寫的《佮魔神仔的

契約》、《台語文學語言生態的 觀想》新書發表會，這位在台語文學創作領域頗負

盛名的旅日作家，是本校中文系畢業的校友。 

 

本名鄭天送的沙卡布拉揚，目前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台語課程，除了教學生用羅

馬拼音說台語，還教學生用台語吟唱「楓橋夜泊」，在面對不可思議的驚嘆時，他一

派輕鬆的說，這些古詩當然要用台語才念得出詩中那股特殊的韻味。 

 

原本只是打算到日本留學，卻從此開啟了台語的創作道路，甚而在日本大學教授起台

語文，歷經過這段旁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歷程，支持鄭天送不斷前進的動力就是想要把

自己的母語保存發揚的原始理想。 

 

中文系畢業的鄭天送回憶起最早的台語創作過程說，他是在讀到連橫《台灣通史》中

一段文字：「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，必要先熟悉其語言；而要消滅一個民族，就先

消滅其語言……」時，天生敏感的他形容當時自己當時一看到這段話就跳了起來，心

裡直想：語言這麼重要，那為什麼我的語言不能表達、不能書寫？ 

 

那段話對從小就會講台語的鄭天送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震撼，因此他當下立定志向

，開始練習用台語創作，他說當時缺少相關參考的書籍，只好自己用羅馬拼音一字一

句學習，將國內外的文學作品翻譯成台語，一改以往以華文創作的習慣，嘗試以台語

寫詩、創作。 

 

鄭天送在大學畢業後曾在高雄中學教書，然後他自覺不適合那種填鴨式的教學法，不

久後即毅然辭去教職，開始朝五四運動以後的現代文學領域研究，卻因當時國內風氣

影響，加上缺乏相關文學的探討文獻，鄭天送便決定到相鄰的日本留學，經朋友介紹

加入了世界地球語學會（簡稱ESP），在學會中強調各種民族語的平等及重要性，不

排斥各種語言的發展機會，因而啟發了他要再以台語創作的念頭，原本計畫二年就可

回國的他所有計畫產生大逆轉，他返國攜家帶眷前往日本，這一待就是二十年。在學

會中鄭天送深刻體悟，要如何在國際間透過母語介紹自己的國家，即使一般讀者閱讀



得多花點時間先用台語念才能夠讀懂，他仍堅持用母語寫詩、作研究，直到現在連新

發表的詩集《佮魔神仔的契約》，和台灣文學評論研究的《台語文學語言生態的 觀

想》都是透過台語作研究發表。 

 

家在屏東潮州東的鄭天送說，當時自覺本名不符合「人類皆為一體」的學會精神，想

到潮州很接近排灣族的故鄉，覺得自己是個「精神上的排灣族」，便在排灣族的男性

名字中挑了「沙卡」和「布拉揚」作為代表，當初只是覺得這個名字富有節奏性，沒

想到在多年後在日本遇到排灣族的牧師告訴他說「布拉揚」代表貴族之意。 

 

除了「沙卡布拉揚」代表他研究台語的筆名，鄭天送還有幾個分別代表不同時期的筆

名，初中時被熟識的圖書館員取名叫「鄭伯麟」，那時常跑圖書館的他很喜歡這個名

字，他說，「伯者大也」，麒麟則帶有祝福的意味，是個很有福氣的名字，而直到現

在他仍十分懷念那時因愛書而結識的館員。 

 

高中時受了美術老師的影響，鄭天送喜歡在田埂邊散步唸書，看到田野間豐滿低垂的

稻穗，想到課堂上老師曾說過的一個充實豐富的人，不用到處去嚷嚷，反而像稻穗一

樣越美就越低垂，那時的鄭天送站在一片澄黃稻浪中，當下便替自己決定了一個新筆

名「鄭穗影」，這個名字跟著他一直到出國唸書前都未曾更改，如同時時提醒自己要

做個飽滿豐富的人。 

 

除了文學，興趣很多元的鄭天送對於美術音樂也都有涉獵，以前高中下課後就跟著音

樂老師練聲樂的他說，那時也曾想過要到米蘭去練歌劇。學習素描、水彩很長一段時

間的他，大學聯考時原本一心想進美術系，第一年落榜後，第二年再填志願卡時，原

本就十分喜愛徐志摩、舒曼書文學的他，加填了中文系，也重此開啟了他天天在淡水

河邊畔散步唸書的那段美好時光。畢業近四十年的鄭天送提起淡江，仍念念不忘的細

數著校園裡杜鵑花叢和在宮燈的大紅柱子間徘徊唸書的日子。 

 

在異鄉致力發揚母語的鄭天送說，「語言就是我的生命。」或許在不斷努力實踐理想

的精神中，鄭天送早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「布拉揚」。




